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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我们在别人的眼光里跌
跌撞撞，常常觉得自己不够
好、不够快、不够强。人生
无需时时绷紧，成长的意义
不在于战胜所有困境，而在
于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并肩
前行，那些犹豫、彷徨、痛
苦与渴望，都是生命的一部
分。与自我和解，不意味着
停下，更不是退缩，而是一
种更深层的成长。

欢 迎 把 你 的 作 品 发 给
“五月”（v_zhou＠sina.com），
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
可阅读 《中国青年作家报》
电 子 版 、 中 国 青 年 报 客 户
端、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
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与不完美的自己同行

胡棪荣（25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昆明植物研究所硕士生

凌 晨

离心机嗡鸣着，刚从冰箱拿出的培养

液在瓶身上凝出细密的水雾，薛棪的手机

蓦地在实验台上震动起来，她摘下手套去

拿，跃动的消息上方，屏幕上显示 6点整。

这个点，父亲应该已经在医院躺下，等

着粗厚针头插入他手臂上狰狞的瘘管，就

像一台迫切需要加油却永远加不满的车。

“丫头，上次说那个科长的儿子……”

薛棪按住语音键：“都说了我有对象。”她抬

眼看了看离心机，转速已经降到 8000 转。

母亲很快又发来一句话：“反正我到现在没

和身边人说你谈对象，这些优质股还是要

了解一下的。”附在消息最后的，是一个呲

牙笑的表情。

薛棪没回复，转头给周景訸发去一句

“生日快乐”便摁灭了手机。

母亲总这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女儿很

好，怎么都不应该找一个个子不算高、薪水

也平平的男友。她也总是坚信她的女儿结

婚生子才能获得幸福，尽管她自己并没有

嫁给爱情，只是嫁给了“也到年纪了”“你外

公很满意这个小伙子”的外界期许。

随后，这段婚姻又被迅速地套上了更大

的义务枷锁，母爱将她牢牢捆在了一个多病

的男人和恶毒的婆婆身边。她成为家政超

人，可谁还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个十指不沾阳

春水的少女？这种自愿的牺牲总压得薛棪喘

不过气，有时候她甚至希望她没有出生，也

许这样一切都会不同，至少她的存在不会成

为她父亲重病时束缚住母亲的锁链。

这样的想法对她父亲太残忍，但她既

抑制不住这样的想法，又在那样的可能性

里煎熬，自责不已。

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她想着，也真这么问

了。微信那头输入许久，最后母亲很认真地回

答：“不然老了只有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午 间

寝室门推开的瞬间，冷气裹着李小凤

的凉拖卷了进来，吹散了薛棪的睡意。

“昨天又熬夜做实验了？”李小凤没抬

头，把食堂打回的饭掷在自己桌上坐下，手

指无意中碰到鼠标，亮起屏幕上一眼望不

到头的参考文献。

“嗯。”

薛棪把咖啡倒进水中晃了晃，液体撞

击杯壁的声音让她想起高中。她和同桌原

筱总是在课后一边泡咖啡一边交流学习心

得，但交流更多的却是如何用各色胶带和

颜色淡雅的荧光笔把错题本做好看，以为

这样就能将知识和人生收入囊中——她突

然想笑。

“我爸又在吐槽我姐管他要钱。”她点

开语音外放，薛棪听不懂，只听到那激愤的

男声背景音是嘈杂的鸡鸣牛哞。她张开嘴，

又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平常总是强大又独

立、此刻却显出几分无助的女孩。倒是小凤

自顾自地继续说了起来：“穷成这样还要搞

入赘，两个人拿不出 6万块还折腾做试管，

太可笑了。而且他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站他那边骂我姐？”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算了，我和我姐

也不是一边。”

薛棪常用的香水让李小凤想起记忆里

的焚香。那年奶奶出殡，入赘的姐夫作为

“长孙”捧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头，她父亲

作为长子举着幡，她和姐姐以及堂姐妹们

远远地在队伍最后缀着，唢呐声刺破了大

理的云。她总忍不住想，为何同样是养老的

工具，却可以被受益者嫌弃至此，原来缺的

不只是儿子，更是一种古旧带着腐烂气息

的尊严。

窗帘被风吹进室内，李小凤突然想改

论文致谢，她以为她的心早已被磨成灰烬，

直到那些话语如火星般溅起来，才知道灰

烬下还埋着会疼的血肉。原来他们爱的从

不是自己的子女，而是儿女为他们献祭一

切时战栗的灵魂弧光。而她其实早就知道

的，不是吗？

下 午

窗外的风像低声呜咽。薛棪只合眼一

小时，又拖着身子回实验楼。她不想告诉

任何人自己曾想去国外继续深造，只默默

在租房网上刷着靠近上海某著名医院的

蜗居——只要付出一点梦想的代价，就可

以离愧疚很远。

青松的影子碎在实验楼的玻璃门上，

耀眼的阳光却扎不进走廊。手机一震，是周

景訸丢来的两个字：

“想死。”

薛棪皱了皱眉，不假思索：“又和你爸

妈吵架了。”是肯定的语气。这句话仿佛打

开了对面的话匣子：“真是烦死了。我为什

么不可以和朋友们晚上出来，这就叫瞎混

吗？我不知道要努力学习吗？但就不能偶尔

让我喘口气吗？非要今天骂我？……”

吐槽的话语没头没尾，夹杂着许多粗

鄙的骂声，带着薛棪回到大二的那一天。坐

在漆黑的宿舍楼下，她沉默地拍着和父母

因为一些小事就吵得情绪崩溃的周景訸，

那是那个自信又搞笑的女孩唯一一次在她

面前哭到喘不上气。想起“共友”（两个人或
者更多人所共同拥有的朋友）前几日还吐

槽周景訸“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钱、有颜、

一天天还瞎焦虑”，像一只宠物猫向流浪狗

声称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丛林。但她明

白，周景訸并不是在炫耀和无病呻吟，只是

天堂和地狱隔得太远，彼此都听不懂内心

呜咽的字句。

周景訸跌坐在出租屋的榻榻米上。她

伸手够到没来得及吃的冰激凌蛋糕——已

经融化，散发出甜腻的气息，混合着威士忌

的气味令她作呕——明明想吃这一款蛋糕

很久了。她想起 17 岁那个雪夜，初恋和其

余同学一起把她的湖南口音编成顺口溜，

笑她是高考移民，班主任当着全班训斥她：

“你爸妈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早恋不好好

学习，你对得起谁？”那里不是家乡，那里有

很多人，却没有一颗心贴近她。嘴里的蛋糕

化作胶水，无声了她喉中的呜咽。

“他们从没问我要不要这些。”周景訸

发来最后一句。谁又问过她呢？薛棪盯着屏

幕，想起自己那句“想去国外”刚出口，父亲便

说：“女孩子跑那么远太危险了。你弟弟是男

孩子，以后出去闯我肯定不会舍不得。”

如此双标的爱，却将她捆得这般紧。

至少父母在其他地方还是对她和弟弟

一视同仁地爱着不是吗？他们的矛盾也只

是源于旧社会微弱却顽固存在的投影。小

凤对她的自我安慰总嗤之以鼻，这个从绝

对重男轻女的家庭走出来的姑娘，面对父

母有着更加坚决和对立的态度，不够爱就

是不爱。薛棪做不到她这样。

暮 色

原筱的微信电话打来时，薛棪正在给

小白鼠换垫料。视频里上海陆家嘴的霓虹

在暴雨中晕成色块，原筱的珍珠耳钉在镜

头前晃：“宝，我们准备去日本玩。”

“马上要出初试分了。不等出分再去？”

“他怕真三战还考不上就没有心情

玩了。”

薛棪想起高中晚自习，她和原筱总是

躲在全班琅琅的书声下聊着天，那时幻想

中的未来总是可期，无关学历、家境。而后，

一个在父亲“爸爸的身体实在没法再陪你苦

一年”的哀求话语里断了复读的念头，另一个

却因为没考上“985”“211”大学被觉得丢脸的

父亲逼着在大一的国庆节卷铺盖回来复读。

此刻那个复读考上好学校的女孩眼角

填满了愁绪，依旧是因为学历：“我前两天

还去他家见他爸妈了，我爸妈还不知道我

谈恋爱。”

“没事，他今年考上就能和你父母公开

了吧。”

“但愿吧。”打扮精致的姑娘想了想，

“其实我也有点受不了他就是个普通一本，

我也不好意思告诉我爸。我还在想难道结

婚后真的要去他那里吗？妈呀，我都不敢

想。”外地人，普通一本，还不像自己女儿保

研上岸，就算考研上岸，也早就踩了父母的

好几道红线。

“是啊。”薛棪附和着，突然想起去年冬

天，她删除了国外发来的邮件，和父母畅想

着她既定的未来：“上海离家近，周末都能

回来。上海医疗条件也好……”那时父母脸

上绽开了那么璀璨的笑。

由衷地，她从那笑容中汲取到了幸福

和力量——这就够了。

离心机滴滴作响，与 7 年前父亲确诊

尿毒症时的救护车鸣笛重叠，那时的她只

能站在那里看着，痛恨于自己的无力。她忽

然明白，人生就像离心的样本，总有些东西

要沉在管底。就像每次周景訸或李小凤和

她说着女权等话题时，她回应的、内心想

的、自己真正做的，从来都没统一过——她

把自己撕裂成了三体世界里的 3 颗太阳，

于是烈日焚心，倒不如一开始就心甘情愿

决定。人生最后终会坍缩为唯一的选项，也

许自愿把人生之路裁成单行线也好——她

其实早就下定了决心，却总忍不住去想被

放弃的另一些可能。换个角度想，有万千选

择的人，遗憾也不会比只有几种选择的人

更少。

那头原筱还在说着：“哎，宝，你都不知

道这两天我找工作多难，大公司现在居然

面试前还要笔试，还考数学题，高中毕业之

后我都 800年没做过了。哎，你说那些小城

市的人都怎么找工作啊……”

子 夜

晚风彻骨。薛棪走出实验室，保安的手

电筒正扫过漆黑的夜。这时候的原筱已经

坐上去日本的飞机，海那边的周景訸不知是

否又在携友买醉？她又想到小凤，那个姑娘

不再执着于晚上不断打电话劝姐姐先赚钱

别急着备孕后，此时应该也已早早睡下了。

她蹑手蹑脚地打开宿舍门，漆黑的屋

子里，只有李小凤的电脑屏幕微微亮着。她

瞥了一眼，那毕业论文的致谢里没有父母，

没有导师，只有自己。薛棪想起高中语文老

师说的“庄周梦蝶”，如果可以，蝶真的会想

成为庄周吗？对于蝴蝶来说，庄周说不定是

另一只挣扎着破茧的蝴蝶，只是世界上没

有两只一模一样的丝笼，每只蝴蝶都有自

己的茧房要破。

宿舍门锁咬合的瞬间，陷入床褥的那

一刻，一首歌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是歌剧

《猫》中的《Memory》。她无声哼唱起那熟悉

的曲调。手机屏幕亮起母亲的信息——又

一条关于婚姻生活经营的鸡汤。脑海中，走

廊尽头，李小凤的螺蛳粉还在桌上冒着香

气，原筱的高跟鞋并排立在鞋柜，周景訸的

和室拉门反射着手机屏幕的蓝光，像 4 块
块破碎的镜子，拼凑出凌晨 3点的完整。

画地为牢（小说）

徐嫣然（28岁）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

她想，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碰到

他。

他常常坐在正对着马路的轮椅上，

但偶尔会起来走一圈，戴框架眼镜看报

纸，花白头发剃得很短，阳光好的时候

能看见亮晶晶的头皮，神态安宁。

楼下的婆婆说，可怜哦，这么大

年龄了，一个人住着，也没见有家人

来看他。

她确实也没有见过他的家人。雨天

他不出门，晴天他坐在楼下看报纸，好

像对周围人都不太关心——或许关心，

否则何必一定要到路边看报纸呢？而她

关心他，只是因为他好像外公，另一个

喜欢把头发剃短的老人，一年前因为心

脏病过世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爱喝绿

豆粥和水鸭冬瓜汤，她在家里烧饭时总

想绕路去看看，又害怕看到他更伤心。

她亏欠外公，听说外公临终喊她的

小名，淘淘，淘淘……

她匆匆关了火，夕阳正好的时候，

空气中飘浮着灿烂的金色，他还坐在马

路边的轮椅上。他刚好看完了报纸，在

手里叠好，慢慢操纵轮椅自己回去了。

外公是没有坐过轮椅的，一辈子身

体健康，退休后忙忙碌碌照顾着房前屋

后的一亩三分地，不肯闲下来，种两棵

梨树，并许多豆角、茄子、辣椒、西红

柿和冬瓜……坐轮椅的是外婆，外公炖

水鸭冬瓜汤给外婆吃，用大蒜、猪油和

辣椒炒得酸酸辣辣的青西红柿是给她开

胃的。外婆病了许多年，外公一直健康

而忙碌着。她小时候和表妹一起养在外

公外婆家，皮猴一样爬到外婆的轮椅上

撒娇，外婆笑眯眯地说别吵我，别吵

我，戴着老花镜给她俩用剩布头缝小

兔，小牛，小老鼠……外婆会问，谁是

我的小老鼠？

拎着一袋梨，褐皮的丰水梨，她又

忍不住绕路去看他。第一次攀谈，送这

样表皮粗糙的梨会不会不太礼貌？早知

道应该带些光鲜亮丽的果切，老人家是

不是都不太吃果切，嫌不干净？果篮可

能太正式了，人家该觉得居心不良。也

没见过他主动跟谁搭话，万一他不爱跟

人说话呢？只是觉得马路前光线好，有

点人气？

他没来，或许因为今天是阴天。她

有些庆幸，有些失落。

回到家，她又有些疑神疑鬼。今天

也出了太阳，按理说该出来的，不会是

身体出了问题吧？一连下了几天雨，她

更忧心。同事关心她是不是身体不舒

服，脸色不太好，劝她及时去做检查，

她只说自己没休息好。终于出太阳，她

趁大家吃午饭时匆匆跑过去，他安然坐

在原地。

梨呢？她哪里还记得什么梨。或许

因为她有些狼狈，他突然看了她一眼。

五官陌生，但神态很像，如果他能笑一

下……她鼻头发酸，强迫自己转移注意

力，控制情绪。

她心脏也不好，遗传的，3年前做

过手术。那时她刚收到研究生的录取通

知书，一家人都很兴奋，外公外婆埋怨

她越来越忙，毕业了不知道找份稳定清

闲的工作，家里又不指望她挣大钱……

同时外公外婆却骄傲地四处炫耀，向她

学习怎么发朋友圈，把通知书翻来覆去

拍了许多张照片，编辑，发送——第一

条朋友圈。家里没有摆酒，但是外公做

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她爱吃的，临走前

又给她打包了满满几大袋吃的让她带回

宿舍。突然，病情恶化，她倒在了医院

里。她记得那段时间自己情绪很差，办

了休学，在医院住院，对陪床的家人大

发脾气，尤其是外公。外公不惯着她，

不叫她把自己当病人，让她自己做事。

她呼吸困难，浑身没力气，故意把东西

摔在地上，冷笑——不把自己当病人有

什么用，马上都要死了，没有心脏就是

会死……

外公去世之后她想对妈妈说，对不

起，我以为我不怕死就可以了，我不知

道把死挂在嘴边会伤害爱我的、要承受

我死亡的人，我现在知道了。但是，她

无法说出口，只是抑制不住地流眼泪，

床上的外公瘦瘦小小，仿佛所有神气被

抽空，所以看起来很陌生。外婆没几个

月之后也过世了，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外

婆都是糊涂的，不认识任何人，仿佛

真正的外婆也跟着外公一起走了，留

下的只是外婆的身体。大家都说外婆

是伤心得糊涂了。她抱着外婆反复道

歉，为生病时的争吵，为后来争分夺

秒地忙工作，为幼稚地回避争吵而越

来越少去看望他们，但是外婆听不

懂。她也恨，不能痛痛快快哭一场。

没有人指责她，他们都让她节哀，为了

她的身体。

他好像认识她了，从那次对视之

后。时常微笑，点头致意，偶尔攀谈。

他说话很慢，动作也很慢，好像难以负

荷，但是看着她的时候很认真。

马路对面卖水果的大姐对她说，你

跟他说几句话也好，也问问他，我们都

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家里有几口人。

她却觉得他不太愿意说，只想听她

的事情。于是她谈谈生活，也谈谈工

作。她就职的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她

负责的项目也与人工心脏有关，他们将

人体的其他细胞重编程为诱导多功能干

细胞，随后分化为心肌细胞和血管细

胞，再构建成心脏结构，通过光场控制

其收缩跳动。虽然这项技术依然有许多

局限性，距离应用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

走，但是想到将来像她一样的患者不必

苦苦等待一颗意味着另一条生命消散的

心脏，她认为一切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

的。他的目光鼓励而包容，她又好像看

见了外公……

工作取得成果的那天，各大媒体都

进行了报道，虽然只是一颗不足 5厘米

的心脏，但它真实地跳动着。她照常跟

他分享了喜悦，并久违地在和家人的电

话中提到了外公外婆，提到了她的愧

疚，也提到了他……妈妈沉默了一会

儿，问她要不要去参加今年医院组织的

器官捐献者的集体活动，她意识到什

么，心脏怦怦跳动起来。

集体活动上，她看见他坐在捐献者

家属的席位里对她微笑。

心 生（小说）

刘 鲁（27岁）

没想到自己的稿件又被拒了。

我一直记得自己荣获“新星文学创作

奖”的那一天，每次闭上眼，黑暗中大会主

席微笑着款款而来，把手中金灿灿的奖杯

递到我的手上，雷鸣般的掌声在整个大厅

响彻。蜂拥而至的记者、报纸上扑面而来的

新闻、令人迷醉的鲜花和掌声……都似梦

非梦般萦绕着我。但从那一刻起，我的创作

灵感仿佛凭空蒸发了一般，只留下一片刺

眼的空白。

“艾丽丝小姐的作品毫无新意”“这个

故事情节也太老套了吧”“艾丽丝小姐又让

我们失望了”……那些评论一条条从我眼

前滑过，我感觉脸红发烫、胸口发闷。梦境

中，那盏金灿灿的奖杯破裂开，碎得四分五

裂，一片一片落在地上，化为泥土。

惊醒，坐起，心跳加速，额头冒汗。

在截稿之前，我还是把那七零八落的

小说交给编辑，虽然不抱有太多希望，但还

是有一丝丝侥幸的期待。编辑皮特看着稿

件微微皱眉：“嗯……要不您再改改？”他扶

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轻轻咳嗽两声。

我看出了他的为难和对这个作品的不

满意。皮特不断给我机会，可每一次我都让

他失望。我有些懊恼地低下了头。

“艾丽丝小姐的作品昙花一现，恐怕以

后再也没有什么好作品了。”

我看到皮特桌旁报架最底下一格悬挂

的今日报纸，那行加大加粗的黑字格外刺

眼。我一把抓起那张充满讽刺和诅咒意味

的报纸，撕得粉碎，揉成一团丢进脚下的垃

圾桶，失声痛哭。

“艾丽丝……我十分理解您现在的感

受。”皮特递给我几张纸巾，“其实您一直以

来都是一位十分优秀的作家，只是暂时遇

到了些困难。您是否考虑也戴一个‘静心耳

塞’呢？”

皮特从他耳朵里掏出一枚耳塞。“有了

这个耳塞，外界再嘈杂的声音都会被屏蔽

掉。当然，这个声音不只是物理层面的，还有

精神层面的。或许，它可以帮助您静心创作。”

“静心耳塞？这个真的管用吗？”

“特别管用。戴上它你就会感觉整个世

界都变得宁静祥和了，无论是外界刺耳的

噪音还是他人尖锐的评判，都将从你的脑

海中过滤掉。这个耳塞特别小，我怕丢失还

特地多买了一个。要不您先拿这个试试？”

皮特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打

开盒子，一枚小巧玲珑的蓝色耳塞静静躺

在黑丝绒上。

我接过那枚耳塞，按照皮特的提示将

那只耳塞塞进耳朵。

我转了转脖子，又轻轻摇了摇头，耳朵

里没有什么异物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觉。我又在皮特的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回到

皮特身边，却看到那团报纸在垃圾桶里正

慢慢舒展开，像绽放的玫瑰。

“暂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祝好运！”皮特笑着朝我摆摆手。

“谢谢您，祝好运！”

刚出门，闺蜜南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约我去新景饭店。

我和南茜经常在新景饭店见面，看中

的就是这里美丽的风景和宁静的环境。南

茜是一名实习医生，她曾说每次一来到“新

景”，就会有种逃离现实的“心静”之感。不

过，每当我们返回城市中心，还是会重新掉

回现实的漩涡中。

“静心耳塞是什么……这个东西靠谱

吗？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你就很喜欢看书、擅长写作，

你想想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南茜说。

“可能就像你说的，兴趣使然。”我感到

不安，低着头不敢看南茜的眼睛。

小时候患病的痛苦让我每时每刻生活

在对疾病突然复发的恐惧之中。很长一段

时间里，我躲藏在书中虚幻的故事情节中，

在书中寻找内心的安慰、寻找问题的答案。

有时我会把脑海里的虚构画面记录下来，

慢慢地，我也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作者。

那时的我，在读读写写中度过了一段又一

段艰难的时光。

后来在高中的学业压力下，我旧病发

作不堪痛苦而退学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对

阅读和写作的坚持。但是在我心中阅读和

创作的热情就像燃不尽的火焰，我知道只

有写下去才会有希望。慢慢地，自己的生活

开始步入正轨，甚至机缘巧合下，23 岁的

我竟然获奖、出名了。

大概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在意读

者和编辑的评价。我总是感到莫名畏惧，好

多天都无法拿起书和笔，想要逃避我曾经

熟悉的一切。但更令我恐惧的是，我好不容

易踏上的职业作家之路将会被自己断送。

我们选了一个窗边坐下，南茜贴心地

选了几道我爱吃的菜。

“这是我们的新品，玫瑰红茶饮。与普

通的玫瑰红茶不同，这款饮品会有一股特

殊的口感，不同的人会体验到不同的口感，

也就代表着每个人未来不同的运势，两位

要不要试一试？”服务员指着菜单上的新品

有礼貌地问。南茜听到喝茶也能占卜，顿时

两眼放光。

服务员拿来红茶和玫瑰茶，先把玫瑰

轻轻碾碎，又取出一小撮红茶轻轻放在碾

碎的玫瑰花瓣中，用勺子在盘子里慢慢搅

拌混匀，然后又用镊子取出一小撮茶叶分

别放进两个透明的玻璃杯中。热水浇在茶

叶和花瓣上，黑褐色的茶叶和淡紫色的花

瓣都慢慢漂浮上来，茶水由原来的无色慢

慢变为深而浓郁的金黄。

“这茶水很香，我很喜欢。”南茜喝完，

不由称赞道。

“刚入口时有股酸酸的味道，几片玫瑰

花瓣会随着茶水缓缓滑入口腔，我试着咀

嚼它们，没想到却是我无法接受的苦涩。”

不过我还是咽下口中的茶水，嘴里留下的

是淡淡的香甜，“与之前的酸与苦交织在一

起，不同寻常”。

“可能您最近生活不太顺心，甚至有想

放弃的念头，但请相信我，您细心敏感的特质

非常可贵，只要坚持下去您以后的生活会十

分幸运。”服务员说。

南茜吃惊于服务员如何仅凭一杯饮品就

可以占卜。我吃惊于为什么从现在开始，我相

信自己并没有别人评价的那么糟糕，甚至很

迫切地想要重新拿起笔开始创作。

“二位请慢用。”服务员鞠了一躬，留下了

意味深长而又神秘的微笑后离开。

或许，静心耳塞开始发挥它强大的作用了。

用完餐后，我和南茜来到饭店的楼顶，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阳光房，里面摆放了几张

桌子和椅子。这里的规定十分奇怪，需要带

着书才允许进入。不过，也因为这样的规

定，这里的阅读氛围十分不错，大家都在埋

头看自己的书，看完了还会与身边人交换书

来看。

今天人不多，坐下没一会儿我就有创作

灵感——我感受到了！我捕捉到了！我兴奋地

记录下灵感火花。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投入，自

己的脑海里有万千世界拔地而起。我可以用

这个文化古国所创造出来的美丽文字作为锋

利的刻刀，一点点在纸上雕刻出我心中的那

个奇妙世界，在这里，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

故事和人生，就像现实世界的小小缩影，我赋

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晚上回到家，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

回到小时候。那是一个大花园，我未曾去过

那，却有种熟悉的亲切感。草地上盛开着五颜

六色的鲜花，我坐在一个秋千上荡着荡着，没

有病痛，没有恐惧，没有任何杂念，只有温暖

的阳光，它照在我身上，留下亮晶晶的斑驳小

圆点，草地上倒映着我来回摇荡的身影。我笑

着，举起手中的风车，它转呀转呀，就这样过

了很久很久……

多亏了静心耳塞，我又能安心创作了。

过了 3 个月，我把稿件发给皮特。他回

信表示十分喜欢这部作品，愿意立刻安排发

表——我甚至可以想象出皮特在电脑前开

心的样子。

我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伸懒腰，拿着桌旁

的扫帚准备清扫好久没有收拾的家。我把茶

几旁的椅子拖到一边，弯下腰，却看到那枚蓝

色的静心耳塞静静躲藏在桌底一角，蒙着一

层厚厚的灰……

静心耳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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